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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很喜欢七八月份的香格里拉，不冷
也不热，一切都刚刚好。香格里拉的四季不
那么分明，3300 米的海拔使得这里全年无
夏，昼夜温差大，“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
是对这里气候的最佳描述，当地人也常戏称
香格里拉只有两季：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
约在冬季。高原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草原
上的花从5月份开始一茬接一茬地盛开，杜
鹃花开了、格桑花开了、油菜花开了，几场雨
后狼毒花也由黄色慢慢变为一片红。花开
代表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变换。

那天，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在
朋友圈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我才知道
已经立秋了。初秋总是温柔的，日间把夏天
留下，日落后带来了秋风。虽然夏与秋不是
那么分明，但仪式感还是要有，我们跟风喝
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也进入了秋天。

七、八月，几场雨过后，大山上，松林间，
一朵朵野生菌破土而出。如汪曾祺笔下的文
字一样：“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
子的香气。”此时云南的群山，热闹非常。老
人、青年、小孩齐上阵，穿梭在丛林间，寻找大
自然的馈赠。云南的野生菌种类非常多，当然
毒菌也多，即便年年有吃菌中毒的事件发生，
但人们还是禁不住诱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各种以预防野生菌中毒为主题的段子、
歌曲在社交平台爆火，又警醒又好笑。“红伞
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睡棺棺，
然后一起埋山山，埋山山哭喊喊，全村一起吃饭
饭。”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人听了就忘不掉了。

人间七月天，最是松茸鲜。期待了一年
的松茸，在松林下，沾着露水，一点一点膨胀、
长大，最后钻出土壤，等着与有缘人邂逅。

每年新鲜松茸上市的时候，我都会给朋

友、客栈的客人发点特产。松茸醇厚的香味
会让我心情愉悦，挑选到品相好的松茸邮寄
出去的时候，想到朋友、客人收到货时满意
的表情，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哇塞。慢慢
地，在朋友、客人的介绍下，我居然形成了稳
定的松茸客户群体。然后每年的七八月就
成了我最忙碌的时候了。

鲜松茸形若伞状，色泽鲜明，菌肉白嫩肥
厚，质地细密，有浓郁的香气。在这个季节食
用松茸进补养生，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俗话
说：“茶马古道千年事，绝味不过一松茸。”松
茸不仅美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
活性酶，是人参和海参都无法比拟的珍馐。

我是个特别不喜欢做饭的人，也不讲究
吃。我对吃什么饭从不挑剔，简单到能吃就
行，不饿不吃也行，一天吃一顿饭也可以。其
实高端的东西拿给我，我也能品出个子丑寅卯
来，我就是懒。我的厨艺也可想而知了，可能
我做得比较好吃又拿得出手的应该就是跟松
茸有关的菜了吧，因为有了松茸，就算做得很
简单，味道也不会差。松茸刺身的做法最简
单，挑选比较鲜嫩的松茸清洗干净，切薄片，放
入冰箱冰一会儿，这样做可以锁住松茸里的水
分、香气，吃起来口感更好。再摘一朵漂亮的
花做一个漂亮的摆盘，一盘高大上的松茸刺
身就完成了。最后根据个人口味佐以盐、酱
油、芥末等，就可以大快朵颐了。生吃是最原
生态、最能品味松茸原汁原味的吃法了。

酥油煎松茸，也是比较简单的一道菜。
将松茸清理干净，不要切太薄，大约4到5毫
米厚，平底锅小火融化酥油，放入松茸煎至
两面金黄，撒少许盐或黑胡椒末即可。

我最拿手的莫过于土鸡炖松茸了，切几
片腊肉把鸡肉炒得喷香，加水炖两个小时左

右，然后把洗干净的松茸撕成小条放进去，
文火炖10分钟左右，一锅香喷喷的松茸鸡就
好了。无需过多的调料，就可以领略到大自
然馈赠的天然美味。

就这样，在每个秋天，我的厨房因为松
茸变得有烟火气和高大上起来。

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里的松茸宴五花
八门：松茸火腿炒辣椒、黄油煎松茸、松茸刺
身、松茸天妇罗、松茸鸡汤、松茸火腿洋芋
饭、松茸牛肉蛋羹、松茸红萝卜焖饭……经
常滋滋冒着热气，香味透过手机冒出来。还
有不少资深美食家晒出的松茸系列美食让
人看后欲罢不能。

松茸是菌子中的贵族，也能给当地村民
带来收益，给各种生鲜公司带来商机。七八
月的松茸市场，热闹异常，懂的、不懂的、不懂
装懂的人都在松茸市场里晃荡。仿佛这个季
节不跟松茸沾点亲带点故，都对不起香格里
拉市民这个称谓。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
一季出来后，香格里拉松茸就名气大噪。这
里森林植被保护完好，污染少，产出的松茸肉
质饱满紧实，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口感，每一口
都是“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的
绝妙享受。松茸是无法用人工干预方式培
植、规模化大量栽培的，所以每一朵松茸都是
来之不易的大自然的恩赐。

松茸把夏与秋完美地连接在了一起，让
暮夏的风里有了秋的味道。松茸的芬芳也
从夏天延续到了秋天。

这个季节，想被秋天卷起，卷进温柔的
秋风里，柔软的白云里，还有松茸味的拥抱
里。山中何事？松花酿酒，山水煎茶，松茸
飘香。我本也是槐花散落之人，满襟酒气，
小池塘边跌坐看鱼，眉挑烟火过一生。

秋 天 的 厨 房
● 那丽珍

喜欢《徒然草》中的诗句：“秋风起了，白
云的扫把下，群星呼啸着飞行。我热爱的花
草，安坐在寂静中。”

从立秋的那一天起，清晨推开小院的门，
除了依然碧野芳菲，却有了些许不同。空气
中沁着一丝丝凉意，舒服得让人想长长地伸
个懒腰。院子里的玫瑰、月季，散发着迷人的
香气，秋风的清凉，使得这香气更加幽香。

此时，我最喜欢看藤蔓上的丝瓜。秋风
一吹，这些丝瓜“勇士”，似乎听到了冲锋的
号角，开始努力地绽放花朵，那一朵朵嫩嫩
的黄花开败后，露出可爱的小丝瓜。秋风妩
媚地朝丝瓜吹气，几天不见，那些丝瓜就像
是变魔术般把自己胖成了一个又长又粗的

“丝瓜王子”，只等向秋姑娘表达爱意。
秋风中，我去巡视我的丝瓜王国。那些

淘气的丝瓜，一个摸摸我的头，一个撞一下

我的腰，似乎在说：“秋天了，要贴秋膘，记得
吃点好的。”我则修炼自己的“火眼金睛”，以
防那些躲避在厚厚叶片后面的丝瓜，成了落
网之鱼。

秋天里，最让人喜爱的是那些秋虫，它
们藏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每到夜晚，就放声
歌唱。秋风凉爽，似乎激发了它们唱歌的欲
望。月朗星稀时，那些小虫子就会召开一场
隆重的“交响音乐会”。而我则宛若坐在贵
宾席的人，一个人独享自然天籁。那些小虫
体态不同，形态各异，声音也迥然不同。有
的婉转低回，有的粗犷豪放。

此时，你一边听歌，还能发现不少的收
获。比如葡萄架上的葡萄已经开始变色了，
摘一个，放在嘴里，又酸又甜。低头看，矮架
上的西红柿红得发亮，一只憨态可掬的小黄
瓜，顶花戴刺，让人怜爱。

没有了夏夜的酷热，人可以睡得更加踏
实了，每个梦都是甜的。偶尔梦醒，月光如
水，似乎比夏夜更加明澈。让我不禁想起林
清玄的文字：“梦里醒来的时候，推窗，发现
天上还洒着月光。我努力回想梦境，一个古
老、优雅、安静的回廊，回廊里有轻浅的步
声，好像一声一声地从我头上踩过……原来
是秋天了，我在回廊里轻轻叹口气。”

秋天，每一个农家小院都瞬间变成了五
彩斑斓的图画。金色的玉米、红色的辣椒、
绿色的瓜瓜果果，人们喜悦地把秋天晒出
来，那圆圆的簸箩，就是书页，那五彩的果实
就是诗行，自然用最斑斓的色彩，庆祝着秋
天的到来。

秋天，是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仿佛是
大自然诗意大发，写下的最婉转而清新的诗
行……

秋天，像一首婉转的诗
★ 刘云燕

布谷鸟一叫，所有的山谷都醒了
叮咚的泉水叩开人世的悲欢
一面湖水，静默如上苍的眼泪
让红尘里的情愫泛滥如潮

苍茫之外，报春花悄悄绽放
告诉远行的人不要迷惘等待

你要做一名放牧的骑手和浪子
就不要颓废丧失勇敢者的心

盛开的杜鹃花会无视一切懦弱

伫立峰巅，我们渺小如光影里的尘埃
竟无力拾起一曲野百合的歌唱

于是，循着山樵渔夫的背影
一次次流放在阿布吉的怀抱里

让牧群舔舐着归来的梦

很多脚步都走远了，但阿布吉没有离开
泼墨浑成的画幕挂在天边

当你燃旺心火与其对望的时候
哗哗的泪水淌满了山谷

■ 诗图配 阿布吉的召唤
● 洪耀辉/文 孙习良/图

故乡的原风景
◆ 程志开

我的故乡在香格里拉市冲江河西岸，有
一个甜甜的名字叫蜂蜜扒。在时光的记忆
里，故乡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总是看着我一次
次离开，又张开温暖的怀抱等待我的归来。

在故乡那一片多情的土地上，我就像一
只迁徙的候鸟，向往外面世界的时候就离
开，想念的时候就飞回来。而故乡的每一个
点滴变迁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道印迹，
那些走远的、消失的、新生的发展变化像一
首首百听不厌的恋曲，总是在离开故乡和回
到故乡的日子里循环播放；那些即将消失的
河坝、走远的水磨房、记忆深处的打场、弯弯
曲曲的山路、山坡上推平了的老屋、曾经悠
扬在山林里的调子，总是不经意间就出现在
我眼前，忽远又忽近。

一、小河之恋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冈，依偎着小村

庄，在那里歌唱，在那里成长，怎不叫人为你
向往……”从读初中开始，我就喜欢邓丽君
的这首《小村之恋》，我曾无数次自作多情地
认为，这首歌就是为我唱的。故乡的小河在
山脚下日夜不停地唱着欢歌，滋养了河两岸
的花草树木，为山村增添了几丝灵动。

小时候，小河就是我们的乐园。那时冲
江河上没有如今这么多的桥，为方便河两岸
的村民通行，老百姓自发在河道较为狭窄的
地方用几根长长的松树干搭起几座木桥，有
的地方还是独木桥。冲江河水流太急，落水
者生还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大人是不允许我
们到河边去玩耍的，要是发现我们偷偷去
了，回来就会有一顿“条条面”伺候（形容用
树枝抽打）。

河水在自然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小
岔以及几个相对大的河滩，河滩上，还有几
个池塘。每年春夏开始，小岔里就会有很多
小鱼，它们的头很大，眼睛突出，尾巴尖溜溜
的，像一颗颗针头，时不时聚集在河水流动
缓慢的浅滩里，一有响动就瞬间四散而去，
不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如同我们这些喜欢聚
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到了夏天，鱼儿长到两寸来长，村里的

小伙伴就会背着大人偷偷跑到河边玩。男
孩子人手一个竹撮箕捉小鱼，有时候他们也
会合作将小岔上下的水口堵起来，阻断小鱼
逃跑的路线，然后将摘来的青核桃叶子和青
核桃果捣碎放到水里。小鱼受到刺激后就
会翻着白白的肚皮漂浮在水面上，便于捞起
来。有时候可以捞到成百上千条小鱼。在
缺少食品的年代里，小鱼成了夏天的美味。
女孩子不敢下河，只能在河滩的池塘里捉蝌
蚪，追着飞来飞去的蜻蜓跑。

几个大的河滩里长满火棘树，春天火棘
树密密麻麻地开着白色的花朵，花谢后果子
就缀满枝头，有红色的、黄色的。等到夏末秋
初，果子成熟了，就成为了我们的“救兵粮”。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河两岸的村子都比
赛似的将河畔几个较大的河滩改造为田
地。村民们加班加点地背石头砌石墙，将河
道推向对岸，为的就是多开出几分田地。在
砍刀和锄头的威力下，成片的火棘树林消失
了，人们用马车将黄土运到沙坝上，如同撒
胡椒面一样撒在上面。

村里参加过填河坝的人对那一段劳苦
经历至今不忘。那时蜂蜜扒只有一个生产
队，村民居住分散，民房从河边一直延伸到
山顶。村里土地面积还算大，除了山脚下的
河坝，还有在高山上的药山，但产出不多，吃
饭压力大，村里人就是憋着一口气想多种一
点、多收一点。于是填河坝、开荒就成了村
民不二的选择。

白天，村民一趟一趟地背石头、拉刮板，
夜晚大家点着火把下地劳作。为了鼓励大
家的积极性，队委会还制定激励机制，满勤、
卖力、肯苦的村民就会被评为“积极分子”，
将会获得一把板锄或者一把十字镐作为奖
励。其他村子的青年突击队也加入到填河
坝的工程中，十多亩河坝田就在村民战天斗
地围河造田的苦干实干中改天换地。

那时村子里很穷，村民们很苦。按照村
里的农事安排，村民既要在一年一熟的高山
坡地种植玉米、蔓菁、四季豆、黄豆等农作
物，也要在几坵具有灌溉条件的梯田里栽种
水稻，很多田地都是广种薄收。到了收获的

时候，山脚的人要去高山坡地背蔓菁，山头
的人又要到山脚下的河坝背南瓜。这些农
产品含水量都很高，食用价值较低，但为了
生活大家都舍不得丢弃。有时候要往返跑
很多次才能把分给自家的南瓜和蔓菁背
完。其他的粮食统一收到两个打场，加工后
按照工分和人头分配。

每到分粮的时节，打场上就空前地热
闹，大人小孩都加入到背粮食的行列中，能
背五斤就背五斤，能背二十斤就背二十斤，
与饥饿的难受相比，背着粮食走在山路上的
累也是一种满满的幸福。

后来村子分为3个组，方便村民就近劳
动，减少了劳作路途上耗费的时间，提高了
劳动效率，但远途背运粮食和南瓜、蔓菁的
方式没有改变。再后来，3 个组独立为 3 个
队，各队有各队的队委会，粮食等产品由各
队自己分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山村也迎来了
改革的春风。包产到户改革全面铺开后，各
家拥有了自己的责任田。河坝也根据土地的
等级分配到多家人的手里。对于土壤不够，
没有灌溉条件的河沙坝，大家都不看好，后来
有的村民将河沙坝挖开，建起生态鱼塘、开办
了鱼庄，钓鱼的、休闲的、吃饭的，人来人往，
生意不错，小山村也与旅游业接上了头。

3年前，河坝又一次走上了改天换地的
道路，在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时，相对宽阔
的河坝被选做弃渣场，河坝的田地、鱼塘、房
屋、宅基地都被征用，征收费用等成为村里
人茶余饭后久谈不厌的话题。随着沙料不
断堆积，河坝一天天被吞噬，看着即将消失
的河坝，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不舍。
过去，小河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如今，小河即
将被填平，河畔也早已没有忘情玩耍的孩童
的身影，仅有的河坝也即将成为时光里的一
个痕迹，在社会发展的车轮的碾压下消失。

我想，小河是愿意的，它一次次的牺牲
换来了周边村民一次更比一次好的生活，它
一直默默陪伴村民、守护村民，见证山村更
好的发展和村民愈加幸福的生活。

（未完待续）


